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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德华·阿尔比《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中的二元对立 ①

李巧霞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自爱德华·阿尔比的剧作《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问世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众多学者评论家从不同
方面对其进行探讨。通过运用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理论对该剧进行深层结构分析，可发现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现实与幻想的对立、两性之间的对立。通过对这３组二元对立项的分析可发现作者对当时社会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
女性地位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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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国剧坛的泰斗，自爱德华·阿尔比创作戏剧
以来，其人其作品一直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他作

品的研究比较多。其作品的荒诞性研究始终占主要地

位。其次是其作品的语言及结构特点以及与其他剧作家

的对比，总有女性角色的一席之地，更与大部分作家作品

中描绘的女性角色所不同的是，阿尔比作品中许多女性

角色都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沙箱》中的母亲和《谁害怕

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的玛莎，她们取代了男性，在家庭

中起主导作用。这也成为阿尔比戏剧的一大亮点，在男

权社会下，这显然会引发一系列矛盾，因此，在《谁害怕弗

吉尼亚·伍尔夫》中，作者阿尔比用精湛的语言为读者呈

现多对矛盾，其中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虚幻以及两性之

间的对立成为主要的对立面，本文通过运用结构主义中

的二元对立理论对该剧进行深层结构分析，力图从这３
个对立面来透析剧本的深层含义。

１　理性与非理性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一对夫妇，乔治与

玛莎，他们住在一个叫新迦太基的大学村里。４６岁的乔
治是历史系教授，５２岁的玛莎是校长的女儿。尽管他们
已结婚２３年，但仍然互相不能包容，经常互相谩骂，以语
言中伤对方为快。一个周末的夜晚，两人刚从校长的晚

会上回来。校长为了联络教员，经常举行这样的晚会，乔

治却很厌烦。凌晨２点，玛莎坚持邀请学校新来的教师
尼克与其妻子哈尼来家中做客，期间这两对夫妻互相窥

探对方秘密，互相较量。透过表象，可以看到剧中隐藏的

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首先，就玛莎与乔治邀请尼克和哈

尼参加家庭晚会这件事而言，本身看来合情合理，但是宴

请的时间却是在凌晨２点，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其次，就
宴请客人的理由而言，表面是为了维系同事、邻居间的关

系，实则是女主人公玛莎觉得生活太过空虚无聊，她需要

新鲜的工具来消磨时间，因此她在丈夫不知情情况下邀

请了客人。晚会从一开始氛围就较怪异：客人进门时，主

人夫妇正在争吵，接着便是一些尴尬的寒暄，而在与客人

交流时，男主人与女主人依旧不断讽刺对方。随着晚会

的继续，４个人之间也不断产生摩擦，女主人玛莎为了激
怒丈夫，甚至与年轻英俊的客人调情，而男主人乔治与客

人哈尼却对此无动于衷，为读者所不解。他们为了追求

刺激，疯狂跳舞，玩各种游戏，游戏分别被命名为“羞辱客

人”“擒得客人”“与女主人乱性”，从游戏名称便可看出

这是何其的荒唐，它们充满了让人不能忍受的残酷与羞

辱，剧中无处不充斥着这些看似荒诞的语言和动作。然

而，荒诞的表象下却又有着现实性。乔治，虽然将自己置

身于４人的“狂欢”中，却同时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跟
尼克侃侃而谈历史，发出“文化与种族最终将会消亡……

蚂蚁将会统治世界”［１］的呼喊，看似荒唐却意味十足，表

明作者对历史的思考。乔治也是剧中第一个敢于打破幻

想的人，他勇敢地“杀死”了虚构中的孩子—代表着他与

玛莎的幻想。乔治意识到他们都生活在自己虚构中的世

界，苦苦挣扎，为了驱除心中的不确定性，他意识到必须

打破自己设定的幻想，才能重新生活，虽然对玛莎来说很

残忍，但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作者对读者的警示：不

要沉溺于幻想中。整个剧充满着荒诞与理性的矛盾：看

似荒诞的语言和行为实则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讽

刺，也是对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

２　现实与幻想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看似无厘头的标题有

其深层含义，即谁害怕没有幻想的生活，阿尔比在剧中把

令人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比作一只大灰狼，二战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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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在经历着变化，现实生活中充

满着太多不确定且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为了让紧绷的

神经得以缓解，许多人为自己编制了一个个美丽的梦，并

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该剧就是写于这样的背景下，剧中４
个主人公都生活在真实与幻想的矛盾中，他们过着空虚

的生活，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相互攻击，相互窥探对方秘

密。深夜２点，玛莎与乔治邀请尼克夫妇来家里聚会，表
面上是为了交流感情，实则是前者的生活太过空虚，期望

找到新鲜的工具来打发时间以及宣泄自己的情绪。在聚

会期间，乔治与尼克趁着两位女性不在场的时候开始聊

天，各自将自己的心理话掏出，并要求对方保密，却不曾

想都遭到对方出卖，引发各自妻子的不满。比如：尼克告

诉乔治他与哈尼结婚的原因是哈尼家境宽裕并声称怀孕

了，实则是自己被欺骗了。怎料乔治将假怀孕这件事委

婉地道出，使得哈尼差点奔溃。而乔治告诉尼克自己正

在构思的关于一个小男孩害死自己父母的故事，看似是

故事，却又像是真实经历过一样。他们都活在一个真真

假假的世界，不知道身边的人何时说的是真话何时是假

话，他们无法相信任何人。

乔治，作为历史系的教师，最大的愿望就是继承岳父

的校长职位，这也是他与玛莎结婚的原因。为此他一直

生活在玛莎父亲的权威之下。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作为

并未得到岳父的赞赏，他事业上不成功，学术上也无所

成［６］。这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当初的踌躇满志俨

然不再，他开始对生活迷茫，对生活绝望，决定什么都不

做。所以甚至玛莎当着客人的面羞辱他，他也无动于衷。

乔治向尼克谈及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其实这是他内心

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小说的主人公看似就像他自己，因

为他始终认为是他造成父母的死亡。可他自己也不清楚

那到底是现实还是幻想。工作和生活上的不顺让他对生

活一再妥协。妻子玛莎也不断在现实与幻想中挣扎。作

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如果生活在现在，她定能闯出一

片自己的天空，然而处在那个父权社会中，她只能将自己

的理想寄托在丈夫身上。而乔治的表现让她遭受巨大的

打击，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除此之外，没有孩子是玛莎

心中巨大的伤痛，这一事实不断提醒着她是一个失败的

女人，她甚至“觉得自己恶心”［１］。对于剧中的男女主人

公乔治和玛莎来说无论是他们的家庭还是那个虚构的

“孩子”都是建立在对自己的麻痹和幻想中的。因为现实

过于残酷，他们无法坦然面对，所以选择活在幻想中。剧

本最后，乔治最终道出了“孩子”的秘密，打破了自己与玛

莎的幻想，“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梦’的幻灭”［２］，预示着

他们最终必须接受残酷的现实。

３　两性战争
爱德华·阿尔比在其戏剧中对女性角色的刻画都入

木三分，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莫过于女主人公玛莎的强势———打破了父权制度下

传统女性的形象，她不再是那些对丈夫逆来顺受，以夫为

天的传统女性形象。她有自己的思想、追求。但是在父

权社会下，她的所有思想抱负也仅仅是自己的想法而已，

根本无法付诸实践。在那个时代，女性最大的投资就是

找到一位有成就的丈夫。然而，乔治并未完成玛莎对他

的期待，所以，玛莎开始对他颐指气使。然而在疯狂的表

象下，玛莎内心深处却是痛苦的。看似强势的她生活在

一个没有家人疼爱的家庭。乔治认为玛莎的父亲根本不

关心玛莎的死活，不关心发生在玛莎身上的任何事情。

在玛莎父亲眼里她只是一个帮助他完成意愿的工具，就

连玛莎与乔治的婚姻也是由他决定的，因为他起初认为

乔治的能力能够接管学校。玛莎本身受过大学教育，自

己也有能力，但是在父权的压制下，她没有施展拳脚的地

方。玛莎的潜意识被父权社会压制着，她把全部的希望

寄托在丈夫身上，希望他能够实现目标，而乔治的无所作

为让玛莎崩溃，使她对这段婚姻更加不满，于是她喜怒无

常，以取笑、谩骂丈夫为乐，甚至当着丈夫与别的男子调

情。表面上，玛莎是一个霸道且放荡的女子，是一个令人

所不齿的女子，实际上她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她受过高

等教育，但在当时这只是选择更好丈夫的一个重要筹码。

她没有孩子，这是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为了麻痹自己以

及维系婚姻，她难得地跟乔治达成默契，虚构了一个不存

在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压抑下才能令一个女性做出这种

行为？可不幸的是，“乔治，如同阿尔比的化身，俨然是一

个愤怒的艺术家”［３］，最终将这个美好的幻想无情打破。

剧中的另一位女性，哈尼亦是男权社会下的受压迫者，她

身量较小，没有大的胸脯和屁股，青梅竹马的丈夫为了钱

财与她结婚，当着她的面与别的女子调情，哈尼没有反

抗，甚至还加入他们（玛莎与尼克）的调情中。柔弱的哈

尼在社会的压迫下不敢反抗，也只有在醉酒的情况下才

敢宣泄自己的情感。两对夫妻的婚姻生活都没有如表面

上的宁静，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伤害，他们的之间

的矛盾也是当时社会上许多夫妻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玛莎还是哈尼，一强一弱，实际上都是父权社

会的牺牲品，一个被剥夺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一个被剥夺

了反抗的能力。

４　结　语
通过对剧中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虚幻、两性之间３

对二元对立项的分析，可知作者爱德华·阿尔比对当时

女性地位以及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对于女性，

阿尔比意识到社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仍然处于劣势地

位；她们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而她们的反抗也是充满困

难，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缩影。至于人们的生存

状态，战后社会确实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人们开始对自己

的追求模糊起来，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也愈发不明确，就如

剧中的玛莎夫妇寄希望于那个不存在的“孩子”。阿尔比

希望通过该剧带领我们思考人生，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

清醒，不要迷失在自己编造的幻想中。即使是对今天的

我们也是一种警示：现实可能是残酷的，但虚无缥缈的幻

想更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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